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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方强强

我的朋友方强强

文化局的老白局长从岗位上退了下来，要去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瞧女儿。

平时都结交的一帮子忘年交，这次却要和一个领头的分别，而且是要远涉重

洋去那么远的地方，所以，能划在一个圈里的都被通知到大众照相馆里照

相。在黑黢黢的照相馆里坐下了黑黢黢的几排人，灯光师开了灯对光调整

位置。就在这时，摄影室的门突然被人打开，一团刺眼的光亮就把一个黑影

子送了进来。我便定睛一瞧，走近光灿灿的众人面前的竟然是一个体弱矮

小其貌不扬的家伙。这小子仿佛是见到久别的老熟人似的，与各位又是握

手又是打招呼，还频频抱拳向大家致歉，最后还非要挤到老白局长身边抢着

往下坐，好像这次离开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似的还强拉起老白局长的一只手

握着，似乎想用这种亲密的方式，来充分表示他和老白局长的关系的确与众

不同。闪光灯闪了一下，定格在照片上的他，就是笑得比别人灿烂开心。这

就是我对这个方强强的最早记忆。

说来也是的，老白局长去了那头不到一年，就因车祸死在了那里。在给

发唁电的名单上，又是这小子头一个把自己的名字潦草地写在了前头，好像

不论欢喜还是悲哀，他总是显得最当紧最厉害。其实，对于像老白局长这样

被县里人公认的老文人，一般人不敢妄自尊大在其面前舞文弄墨咬文嚼字

胡张狂，唯独他敢。他敢在老白局长的大办公室里扯着嗓子口若悬河地谈

文学，他敢平起平坐与老白局长吆五喝六地划着拳喝酒，而且两人一喝就是

一瓶。酒当然不是什么上好的酒，当然上好的酒，他也不一定能买得起。这

酒谁都晓得是他揣在怀里拿进去的一般烧酒。老白局长不可能把自己藏在

柜子里的好酒拿出来给他喝，舍不得。老白局长这些年创作出版的那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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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内外颇有影响的大作，奠定了他在文学方面的地位和威望。老白局长

这么大的学问，别人见他都是敬畏，绝不敢有什么造次。而老白局长却对敢

在他老人家面前造次的他，居然褒奖有加，很是欣赏。老白局长说他人小志

大，必有出息！不管在什么场合听到这话，别人才敢放下对老白局长的尊敬

和敬畏，说再有本事的人，也有看走眼的时候。老白局长走了，可那话还留

在人们的记忆里，不过，如果谁再嗤之以鼻计较这些话，说走了的人没意思，

那么，活着的人就更没意思了。

那年初次见到方强强，还以为他就是个在县城里到处混饭吃的家伙，看

那打扮，常常是土里土气不修边幅；瞧那穿戴，衣服皱皱巴巴，有时领子和袖

子颜色还做得不一样。特别是该用白线缝在别的什么深颜色上的假领子，

却用成了黑线或蓝线，叫人一瞧，就能够瞧得出就是自个儿坐在灯泡下吹着

口哨粗胳膊硬手缝的大针脚。后来，我才晓得他没有妈，父亲只顾在一个基

层粮站上当大师傅，忙得常不回来。这个家就靠他来打理照料，想必弟妹便

也在他掌管的这个小圈子里受着同样的磨难和煎熬。

就这样一身行头，还有事没事直往一些单位里跑，也不是什么单位都穿

着缝补了别样颜色的皮子的大头皮鞋往里蹿。还是主要的有选择地去一些

跟文化沾点儿边的单位，经常拿上一两篇用圆珠笔写在纸上的什么文章，去

跟人交流探讨。去了也翻阅一些书报杂志，有时也跟人伸手要一两沓稿纸

或信封。如碰到也有前来办公做事或串门的熟人，便也人模狗样地与他人

交谈甚至是争辩，理性很稠，别人不服气，彼此就会红脸。他不怕，人家有身

份，当然就怕别人笑话。争吵到最后，他本来是赢家，也会立马软下来，说几

句软话还捎带着幽默诙谐，意思是别把事往心里去，其实就是几句话不是？

说过了，也就随风散了去，以后谁也再不计较。这不说白了不是？唯有他不

吃着公家这碗饭，人家红过了脸，照样还该干吗干吗，他却怕就此得罪了人，

以后再不好来往。

后来，不知是从哪儿得了一些关于我的风传或谣言，说我在某某有影响

的杂志上发表过小说，而且说是几万字的中篇小说；还说我在外头有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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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方强强

认识的名人多。于是，他就来找我借书。那天早上，正好是下课后的课间活

动，谁知在到处都密匝匝的人群中，竟然蒙混进来一个他而没被门卫发现。

等他一直藏在学生中间走到我的近旁叫我“大哥”，听着声音比我的亲兄弟

叫得都甜，就是在人群中只闻声，瞧不见其人。终于找到了，才发现唤我大

哥的人竟然是他。

进到我的办公室，见他一脸的热情，把我按在椅子上，绘声绘色地给我

讲述他是如何蒙混过关的惊险过程。说得眉飞色舞，唾沫星子四溅，完全是

反客为主的神气样儿，我却好像成了个客人，瞪着眼睛被动无奈地听他讲

述。当他知道我叫来几个学生有事要忙，他便拿起那本杂志要走。我这本

发表在省级一个刊物上的小说，也好像着实让他羡慕不已。他主动拉起我

的手，握了握，然后就又同来时，小小的个子仍然藏夹在学生中间走了出去。

当然，这是我们单独会见的第一次。从此以后，无数这样的情形，我真的无

法一一记清。可这一次却给我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眼角上残留

着眼屎，说话时，嘴唇上那几根稀疏的胡须随着两片嘴唇或张或合地闪动，

一股或许是还没有完全消散尽的昨天什么时候喝过的残存在口腔或食道里

的酒气，从根本没有刷过的大黄牙的缝隙中喷射出来，看似不雅，闻之难闻，

声音里总有激情，总有味道。

此后，方强强便常来往我在县城教书的这个学校，多是神出鬼没的偷

袭，没准确的时间，也没有明确的目的。有时一天来几趟，有时一两个月也

不来一次。有时白天来，有时又是晚上来。往来的方式，我从不过问，既然

来了就有来的道理和办法。一般是他自己不打自招自己往清楚里说。有时

也不免夹杂着从别的武侠小说里学来的几个招数，多半是夸大其词添油加

醋地说着让我信服。

后来才知道方强强也写诗，有时也写散文，有时还写一些新闻通讯，送

到广播站，晚上站在桥头的电线杆子下等着听。得了稿费就买烟抽。至于

买什么档次的烟，那就要看得稿费的多少。诗歌是他的主打写作对象，一般

都短，写不长，就那么几行，最长的也就十几行。没有什么哲理，多是些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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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德表扬好人好事的句子；也没有什么格式，注重的是押韵，像打油诗或顺

口溜。让我看过几首，请我提意见，我说还不错，拿红笔给他改了几个错别

字。明知是违心，却不敢挑出来伤害他。他明知真错了，还要与我强词夺理

地瞎争论上半天，最后肯定是要服服帖帖地说软话认输的。不过，他最善于

瞧人的眼色行事，见你真的露出不悦之色，他必转怒为喜破涕而笑，顺应到

你的这种情绪当中。硬得快，软起来更快。但真正黏糊到了你身上，绝对不

像假冒伪劣的狗皮膏药，叫你欲甩无法，欲罢更不能。

我那时候正在读高等师范的函授班，每个假期常要到地区学习考试。

这事情，我也是无意中说给方强强听的。他见我的办公桌上堆了好多的书

在忙着读，便随口说，到时候他也去。说过这话，很长时间就再没有来找过

我。知道他不来找我的理由，却不是感激他，反倒埋怨起他的不是。有时看

书觉得乏苦，也会想起他的诡秘和好多好多的洋相，不觉要笑，因为笑了他，

就肯定是在想他。难道出没无常的他来往也像女人那样有周期吗？

这个暑假到了，终于要去地区参加考试了。那个早上，我起得很早到车

站，却与早已等候的方强强碰在了一起，自然都是欢喜，便问他去地区干吗。

他说了一个字：“逛。”当然细节再不能问及，就说些其他的话，如文学，甚至

具体到诗歌。他突然从怀里摸出一本杂志，光看封面花花绿绿的是俊女人

相，其内容却是本文学刊物。

车开了以后，方强强一直低头就着车窗外微弱的光线瞧。没有了往日

的喋喋不休和滔滔不绝，我还真有点儿不习惯。便问：“为什么不说话？”他

答：“必须到石湾镇时读完它。”说话时仍然没抬头。我没问为什么，却在心

里老想着这是为什么。

汽车一路上就是这样颠簸摇晃，到了中午，车内闷热难耐，旅客们都默

默无语，似乎都在昏昏欲睡。终于熬到了晌午，老掉牙的解放牌汽车才驶进

石湾车站，要停留半个小时，这里有林场有煤矿，上下的人还真不少。车门

打开，有人嚷嚷着：“汽车要加水，咱们去放水！”我便也随着人群走下车，这

时却不见了方强强。又去车上瞧过一次，还站在不大的土院子里四下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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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方强强

想喊，却紧闭着嘴怕喊出来叫人笑话。

过了一会儿，见这小子领着一辆吱吱扭扭的架子车进来，推车的是个跛

着脚的老汉，车上载着两大筐子盖着盖子的什么东西朝车屁股那儿走来。

我好奇地凑到跟前，他则叫我帮着往车顶子上装，我便和老汉抬着往上递，

他却矫健地倒趴在汽车尾部的梯子上拼命地往上拉。两个又大又重的筐子

终于给装上车了，汽车也发动起来，司机扯着嗓子喊人上车。瞧着他给跛脚

老汉的那卷钱，和两人四只手数来数去的神情，感觉应该是个不小的买卖。

但是，一直在纳闷：这小子买这么多的东西干吗？汽车终于又摇摇晃晃上路

了，我终于憋不住了便问道：“筐子里装的是啥？”他还扳着手指头算着账，随

口说：“桃子。”我不解地又问：“买这么多的桃子送礼？”他停住算账，仰望着

我反问道：“送礼？我还等着别人给我送呢！我这是拿到地区卖了做盘缠

的。”我又问：“那你怎么卖呀？”他似乎是很有把握地说：“在车站那儿朝卖瓜

子的老太太借杆秤，三两下就给卖啦！”说得很是轻松，很是轻描淡写，只有

从这神出鬼没的小子嘴里说出来，我才不得不相信。

到了地区车站，已是下午，我忙着要赶去招待所报到，就先坐上公共汽

车走了，至于方强强怎么去借秤，怎么去卖他的两大筐桃子，就任凭他使足

吃奶的本事瞎鼓捣胡折腾了。

直到晚上，方强强才一手提着两瓶啤酒，一手提着一袋子桃子找到了我

住的房间。见我光着膀子看书正在劲头上，便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咬开啤酒

盖子咕咕地独自喝了起来。等我把该准备的东西抄写停当，他已经把一瓶

子啤酒灌下了肚。接下来的戏就好像该由他来唱主角了。他先是眉飞色舞

地给我讲述了他在车站卖桃子的运气和收获，就连两个小时所赚的分分毛

毛，都给我坦白了个仔细。然后才说到运气，说是卖桃子时认识了一个在这

个招待所当服务员的姑娘，两人一路相跟着来到招待所，刚才那个姑娘还请

他在餐厅吃了一碗羊杂碎呢。我好奇地张大口说：“你这叫运动战加阵地

战。”他说：“虽然没学过什么兵法，可真正有了情况，光机智勇敢大大地不

行，还要出奇制胜。哈哈，今晚上就只好在这里跟你挤一个单间凑合一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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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天，她答应给我找个住处。”说着就脱去身上的脏衣服脏袜子，而且是

脱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像只被褪去了毛的猪，然后就麻利地光着身子钻进被

窝。他做这一连串动作，丝毫没有顾及我的存在和我是否在意，好像是第一

次来我学校时喧宾夺主并且反客为主那样的情景，在这里在这个时候又重

现了，似乎这一切应该就是这么顺理成章。他没再说多少关于那个姑娘的

话，只告诉我，那个姑娘叫云雀，说话很好听，模样美极了！还没有等我弄清

楚美极了是个怎么样的美法，他就呼噜噜打起了鼾声。整整一个晚上，在身

边一个脱得精光的身子和那如雷贯耳的鼾声肆无忌惮的干扰下，我几乎一

夜没睡，睁着两眼熬到了天亮。到我起床时，还瞧见他露着屁股睡得很沉。

我真不晓得，他一晚上连着出去尿过几次，如果碰见什么人该有多尴尬，反

正不知他是不是尴尬，我倒觉得着实是一种尴尬。

好几天，我都在忙着听课记笔记背那些大段大段的古人写的文章。每

天不厌其烦地在一个大会议室临时改成的大教室里重复，枯燥乏味无聊的

重复，使我把那些本来素不相识的外地同事也都结交成了朋友。他们居然

给我占听课的位子，居然从包里摸出一把才红了盖盖的大枣给我吃，居然还

拿出与家人合影的照片让我瞧，以此来表明彼此的关系和信赖程度。几天

后，那个居然叫我瞧过她和爱人合影照片的女教师，再次拿出那张照片，小

声对我说：“他不如你，你长得真帅！”她分明是指着照片上的他说不如我。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不如我是对我的夸奖还是贬低，只明白，她还穿着刚结

婚时穿的红皮鞋，就在一个外人面前这么露骨地指责和控诉起了她的男人。

这当然不是我的错，即使我在某些方面长得比她男人英俊潇洒，那也不是我

的错呀！

连着几天的胡思乱想，总是抵御抗拒不了这个红颜知己对我的诱惑和

挑逗。讲台上，老教授把个历史事件和人物情节讲得绘声绘色天花乱坠，一

黑板板书也写得龙飞凤舞行云流水，好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他都站在

一旁才看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考试重点也一遍遍说得苦口婆心。可

我只在心里把罗敷和李清照与她做着对比，对比的结果肯定是她要占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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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方强强

的优势，似乎在这个俊眉靓女的面前，罗敷李清照都要逊色于她，似乎所有

的女人都不如她。情感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我才感到爱神来敲门，竟然是这

么急促和不容分说。

这小子终于来了，带着那个云雀的芳香和微笑，来跟我借钱。我当然不

想在诸如钱物方面与他缠搅在一起，便用迟疑的目光瞧着他的目光。方强

强似乎早已预料到我的这种态度和表情，于是，急忙改口笑着说：“看大哥你

还真的当真了不是？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哈哈哈！”我便也立马变了脸色，

忙说：“不是不是，我是担心会不会被那个叫云雀的姑娘把你给骗了。现在

什么人都有，什么事还要多提防一些好，免得上当受骗。”他见我终于是为着

他好才这样说的，并没有完全表示出拒绝。于是，又哈哈哈地笑了几声，在

笑的同时，还不住地观察和审视着我此刻变来变去的表情。见我的表情和

神态已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才绷住笑脸一本正经地说：“其实我是这样想，

听说地区广播电台刚成立，要招收几个播音员，我想……”他尽管绷着脸，把

话也说得吞吞吐吐曲里拐弯，可我还是明白了他的意思。我若有所思地说：

“啊哦，原来是这样！这可是个找工作的绝佳机会呀，可是……”他见我的态

度似乎明显有了转变，特别在他想参加招工考试这事上显得出乎意料地热

情和支持，于是，终于将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那条本来恭恭敬敬放在地板

上的右腿，又跷在左腿上，紧靠在沙发上就那样摇晃着说：“我想，我这次很

有可能被招上。因为，这第一，那些文化圈里的头头脑脑谁不认识我？第

二，我普通话真的讲得也不错。这第一条很重要，也很必要，起码是个优点

嘛。这第二条就是个长处。如果再加上第三，这第三嘛，咱再请人家吃吃

饭，送上点儿烟酒什么的礼物，这事情不就成了？哈哈，哈哈哈，想不到，跟

着你老兄没白来这一趟，那两筐子桃子也没有白卖呀！”我听他说得眉飞色

舞，不无忧虑地反问道：“你说你普通话说得不错，我咋听不出来？”他说：“咱

平时谁说普通话，都说的是家乡话嘛！你好像不相信？不相信，我现在就给

你表演表演。”他说着就忽地站起来，整了整衣领，清了清嗓子，然后扭头对

我说：“就给你朗诵一首臧克家的《有的人》吧！”然后就学着演员那样扯着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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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朗诵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对于他

这样蹩脚的所谓朗诵，我早已按捺不住笑得前仰后合，我几乎是笑得流出眼

泪才不得不阻止了他醋熘味很浓的朗诵，说：“快点儿打住，别出这号洋相

了，人家招的是播音员，不是招演员。你那样费劲巴列的样子，不把人吓死

才怪哩！不要动不动就朗诵臧克家徐志摩戴望舒这些诗人的大作，平心静

气读几篇报纸上的什么文章或新闻报道，才能说明你的能力和水平，别人听

着也感觉舒服实在。”我见他好像已经听得很不耐烦了，于是就立马打住我

的这番滔滔不绝的空洞说教。问他：“需要多少钱？”他听到这话，脸色蓦地

就堆起了笑，两只小眼睛骤然挤成了两条细缝。急忙说：“多少都行，多多益

善！”我为了显得慷慨大方，故意当着他的面，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和提包

里所有大小的明兜暗兜，只留了这几天我必须的几个房费和饭钱，几乎全部

都倾囊相助。他拿了我的钱给我赌咒发誓地做了许多承诺，然后，撂下这些

一文不值的空头支票，几乎是跳跃着离去。

没想到，我对方强强的慷慨解囊，却使自己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那天

上形式逻辑课，本来就对这东西不怎么感冒，可偏偏又遇上一个不怎么会讲

课的女教授，坐在讲台上几乎一字不差地照本宣科，这下，本来就很燥热的

大会议室里可就乱了套了。有窃窃私语说笑的，有进进出出走动的，有趴在

桌子上睡觉的。我却拿起文件夹给穿红皮鞋的那娘们儿画起了画。起初，

那娘们儿没在意，还以为我在一眼一眼小心翼翼地偷瞧她欣赏她，后来瞧见

架势不对，便跑过来抢去了画着她的几张画。准备拿在手里撕，似乎又发现

还画得不错，好像觉得模样画得还挺像。于是，故意做了做要撕毁的假象，

却把几张画十分小心地藏在了她的文件夹里。然后，把凳子拉到我的跟前，

说：“没想到，画得还挺在行！有章法，也在门道。”我惊奇地问：“你也会画

画？”她鼻子哼了哼，说：“在师范时音乐美术都学过一点儿，但没有你画得

好！”我阴阳怪气地说：“那怎么感谢我？”她爽快答应道：“随便，就我这

个人。”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拿自己当作慷慨大方的承诺以此来感谢别人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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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方强强

而，她的这种无拘无束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却使我望而却步，我不得不理智

地想起经常教育学生所惯用的“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些老词来告诫我，

必须赶快打住！于是，我借故出去抽烟，就离开了这个吵吵闹闹让人头痛的

场所。

当我在外头树下的沙地里坐着静了一会儿心，把烟盒子里的几根烟抽

得一根都不剩了，才懒散地走回来。那个戴着老花镜的女教授，已经布置完

作业，正在收拾着讲桌上的几本讲义。我也慌忙收拾起了书包，跟在一哄而

散的人流后面往外走。走出了教室，却与这位女教授走在了一起，我很有礼

貌地向她打招呼，并且没话找话地与她寒暄着走出学校大门。老远就瞧见

那娘们儿正站在石狮子旁，好像在等着我。于是，我又礼貌地辞别了女教

授，便向她靠拢过去。

她见我走近了，便理直气壮地对我说：“不想请我吃顿饭吗？”我知道自

己囊中羞涩，却还故意说了句硬话：“怕你不敢去哩！”她说：“吃国宴都敢去

哩！”我说：“那好，走吧！”当我主动而又好像被动地说了这话，就真想抽自己

几个响亮的嘴巴，看以后再敢这样付出代价说那号硬话？但是，事到如今，

即使是心里充满懊悔，却也要打肿脸充胖子强装欢喜，因为咱们是个爷们儿

啊！我几乎是故意高高地昂着头，与她走出这段平时走起来并不算长的巷

子，脑袋里却总纠结着一个字：钱！是的，钱从哪儿来？这个问题就成了当

下最紧迫的一个问题。

站在街道树荫下的她却无心去理会我的这种心思，而是好像被一种从

没有过的情绪刚刚调动了起来，眉宇间充满着热望，翘首朝车来的方向期盼

了好久，终于手疾眼快地拦住一辆别人正准备靠近的出租车，她拉开后门，

把我让了进去，自己却坐进了副驾驶的位子，冲着司机清亮地说：“去蓝城。”

我听到“蓝城”这两个字，脑子里嗡的一下就想休克。那时的蓝城，就像

我们现在说香港澳门一样遥远新奇。一个台湾同胞在这里挑选了一块地，

盖起了几栋蔚蓝色的楼房，创办了这个度假村，还不是瞄准这里的油田煤矿

上的那些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一般人对此望尘莫及望而却步，根本不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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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非分之想。当然，那时候能去蓝城消费，那绝对是一种荣耀和有钱的象

征。可今天却要空着口袋陪着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去蓝城，去倒是好

去，不晓得到时候还能不能出来。

出租车在笔直的高速路上疾驶而去，道旁的楼房村舍一排排向后快速

退去，车内只听得呼呼的声响似狂风呼啸。趾高气扬的娘们儿这时却歪着

脑袋似乎在假装小寐，没了声音。我却在搜肠刮肚苦思冥想着逃脱或摆脱

的良方妙策。瞧见车窗外不远处的一丛丛灌木林，真想再编一个草圈戴在

头上藏入其中，像儿时淘气的我那样，嘴里含着一颗毛杏或酸枣桑葚煮玉米

棒子什么的，看着公路上的风景。唉，现在，我却成了一个移动着的风景，别

人却在等着看我。出租车开始减速，她就有感应似的醒了，却把个乱蓬蓬的

爆炸头扭向我，突然说：“这个女教授课虽然讲得不怎么样，可那模样还颇有

几分姿色吧，看你似乎对这个徐娘半老的老女人还挺欣赏啊！”我没有在意

她阴阳怪气的调侃和奚落，从包里拿出仅有的那几个钱准备付车费。没想

到她唰地拉开皮包的拉链，快速地从她的皮包里掏出一大把钱，照着计程表

上的数字，抽出几张，丢在了司机早已伸过来的手里，然后下了车，嘭的一声

关上车门。见她抢着付车钱，我没有跟她抢。我慢腾腾地从车的左边出来，

故意绕过了车的后面，正好与从右边出来的她碰在了一起，等着她发话。因

为，现在她已经似乎反客为主想做地主。她站在那里，只是随随便便整理了

一下头发和衣裙，便说：“走吧！”她的轻松却换来了我的沉重，我故意晚她一

两步走在她的后面，我不想与她并驾齐驱甚至是超越她走在一起，显得亲密

无间卿卿我我，我觉得像个奴仆跟随在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后面，依然是一

种荣光。当然，今天如此。当然，现在也如此。

经过一排排停得满满当当的大车小车的停车场，我们终于曲里拐弯深

入到一个颇有异国风情味道的偌大的露天餐厅。这时正逢周末的下午，外

面倒是车水马龙的样子，这里却是个环境幽静的所在。听不到人声鼎沸喧

哗嘈杂，却闻得几只不知名的鸟儿在宛如热带阔叶的林间鸣叫，脚下贴了瓷

砖的人造水池曲折悠长，数不清的大小鱼儿穿梭游荡其间，凉风习习，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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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方强强

婆娑，水榭亭台，曲径通幽。看着这如此逼真的亚热带壮美图景，仿佛置身

于一个不知名的异域他乡，我和她都彳亍着不知去向何方。恰在这时，一位

身着绛紫色短旗袍的姑娘，从林间小径上款款走来，婀娜多姿亭亭玉立像仙

境梦幻中下凡的仙女，笑容可掬彬彬有礼地把我们请到不远处的一张餐桌

前，又是敬茶，又是给我们的胸前围餐巾，俨然就是奴仆见到上帝的虔诚和

毕恭毕敬。事到如今，我便也放下所有的恐慌和怯懦，做出了一种豁出去的

样子，拿起菜单就翻动了几页，却不知菜单上的这些从没有吃过的洋菜该怎

么个点法。于是，快速地把花花绿绿的菜单像转嫁什么灾祸似的，信手转给

了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瞧的她。她居然没有接受我传递给她的这种友好

善意的信赖。她几乎连那菜单看都没看一眼，就拿染着紫红色指甲的手指

着我说：“给我们俩把你们这里最好的什么螃蟹鲍鱼龙虾香螺和鲨鱼肚做的

那个什么丸子汤都点上一份两份的，外加两瓶香槟、四听德国啤酒，都要冰

镇的，不要常温的。最后，再上两份酥饼。好了，就这些。”

女招待拿着她一口气非常流利报出的菜单，走得欢欢地做活去了。

她一口气点了这么多的洋玩意儿，惊得我目瞪口呆，我不由得对她产生

了好奇和崇拜，尽管她在点菜时用的是我们俩，而不是我俩，亲近疏密在措

辞上似乎有了讲究，可这一勺子挖得真狠啊！虽说是从没吃过这些洋东西，

但总还是听过的，听着也是一些吓人的稀罕物，还能少得了钱花！我借着余

光瞄了她一眼。她此刻正在心安理得地扭头撵着一条大鲤鱼瞧。大鲤鱼追

逐着几条叫不上名儿的鱼儿，游着游着游到拐角处不见了，只留下池中一个

空空荡荡的蓝天白云。

时间不长，所点的东西被一些形状各异的不同器皿一一端上，女招待便

端着双手静静地立在一旁。看来，我们就成了这儿的主角，瞧戏的已经站在

那儿翘首期盼地在等待，我却不知道这从没排练的戏该咋样开场。

像个老吃家的她，先撬动的是酒水，不像是个生手，起手落脚都有些章

法。她端起啤酒杯子等着与我碰杯，虽然没说话，却用眼睛做着提醒。等我

的杯子慢腾腾端起来，两个杯子终于当啷一声碰出了脆响，四只眼睛里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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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了火。连着干了两杯啤酒，她才终于开了腔。她说：“老早以前的五百次

回头，才换来咱们今天这样的缘分，不珍惜，一切都将是枉然。”我总是没大

听懂这话的含义，也不便再问，于是就嘻嘻哈哈打起了马虎眼，学着她的样

儿便装模作样吃了起来。哇，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些洋玩意儿，简直难吃死

了，根本不如上一老碗羊肉泡馍过瘾。再难吃，咱也要装着大喜过望乐不

可支的样儿，强往喉咙眼儿里塞，绝对不能说一个歹字出来。等第三杯啤酒

下了肚，她的话才终于多了起来。她借着一些酒劲，断断续续给我讲述了她

的阴差阳错的婚姻。作为听者，我基本上是听，不插话，不追问。可如果作

为一个对手，我是说，如果我就是她男人的对手，我听着听着便妒火中烧，真

想举着拳头揍他个遍体鳞伤生活不能自理。

她原本是个乡下姑娘，师范毕业后，就在县城里教上了书。不久，便与

学校的一个男教师产生了爱情。正当他们一步步步入爱河准备订下终身

时，另一个叫王伟的后生闯入了她的生活。这个王伟是一个煤矿老板的独

生子，从小娇生惯养，不学无术。他爸花了不少钱，给他在交警队买了个工

作，便为虎作伥，吃喝嫖赌，无所不能。这些都是在他们结婚后，她才慢慢发

现的。因为他们家在县里是数一数二的富有，光那煤矿就有几个，钱就多得

数也数不过来。可是嫁到这样有钱的富人家，钱多了，感情冷漠没有温暖，

有再多的钱，还有什么意思？

这些都还是可以忍耐的。最关键的是这个王伟，晓得了她与学校那个

男教师的情况后，便想方设法报复他，也变本加厉开始折磨她，天天没事找

事地跟她吵，动不动就大打出手，不让去上班，不许接电话，甚至不许她去娘

家或跟娘家人来往……

她说到这里，眼泪汪汪，泣不成声。在这个时候，本该给她一些安慰和

说几句宽心窝子的话，可是，这时候的我，除过紧紧攥着拳头想揍那个狗日

的冲动外，却嘴笨得什么也说不出来，只会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没事，以

后会好的，以后会好的！”

这顿饭，一直持续到太阳快要偏西了才收了场。到了埋单的时候，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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